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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侨华人科技人才的环流研究

□ 严 笑

[ 摘 要 ]  世界已进入科技发展引领全球经济的新时期，科技的进步和变革带来的是对创新

要求的不断提升。当前，在全球人才战略严峻的局面下，全球人才流动模式已不

再是以往的单向从人才输出国到人才输入国（人才流失），而是开始了双向的流

动（人才环流）。人才环流下的“共享效应”也将有利于人才输出国的经济社会

发展。在新时代，我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更为迫切地需要人才资源的支持。

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外来移民政策的调整，对国际人才流动带来了新的影响。我

国在人才引进、培养方面，一方面，应从“人才共享”模式下强调“人”的回归

转变为强调“才”的回归，特别是海外华侨华人中的科技人才，另一方面，应秉

持更加开放的人才理念，完善人才移民体制，让海外华侨华人中的科技人才能够

进入国内和融入国内，助推国内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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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和推动下，人才的地

理流动正在影响和重塑全球人力资本市场和科

技创新活动。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人才

流失”现象引起了众多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

关注。[1] 长期以来，“人才流失”被视为制约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重大问题，

它标志着全球人力资源资本的迁移，特别是技

术人员从发展中国家向北美和西欧国家的迁

移。[2] 当前，“人才流失”的概念被广泛用于

解释人才从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的单向迁移，

以及单向迁移对人才输入国的收益和人才输出

国的净损失。

然而，伴随全球化时代的到 来，在信息技

术革命的推动下，人才正在逐渐成为人类经济

社会发展的首要资源。随着创新创业人才国际

流动的日益频繁，“人才流失”逐渐被“人才

环流”所取代。更为重要的是，基于得失竞争

机制的人才流失范式不能强调当前人才流动的

复杂性，并忽略和低估了知识流动和扩散的重

要性。

相比之下，“人才环流”则强调人才的迁

*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华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项目编号：21&ZD022）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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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是一个复杂的、多向的过程。“人才环流”

不仅可以使人才输入国受益，而且可以使人才

输出国获得技能、人力资本和知识传播等益

处。[3] 一方面，归国人员把他们在其他国家所

获得的“才”（知识和教育）在祖国广阔空间

中施展，推动国家创新发展；另一方面，海外

的人才可以与他们的祖国保持紧密的社会和经

济联系，这可以对祖国生产力的提高，新企业

的创立、研发和直接投资以及技术创新形成积

极有利的影响。

一、人才流动模式的转变：从线性流

动到循环流动

传统意义上看，国家视人才离开祖国移

民他国的行为（“人才流失”）会削弱国家的

研究和经济实力。然而，如今频繁的全球交

流和大量杰出的海归学者已经改变了国家对

于人 才的地理流动（“人才环流”）的看法——

对其祖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的流动具有积极

作用。

（一）早期的人才流动——线性模式

从历史上看，人才的地理流动并非新现象

或者新行为。研究表明，早期工程师和科学家

的全球地理迁移与成本和收益密切相关。[4]“人

才流失”的概念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英国皇家学会（British Royal Society）撰

写的一份有关英国工程师和科学家移民美国和

加拿大的报告中。[5]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人

才流失”被更广泛地用来描述来自发展中国家

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单向流动的技术移民现象

（见图 1）。[6]

图 1 线性模型——人才流失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人才流失”

和“人才收益”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人才输入国

的利益和人才输出国的损失方面。[4] 这一时期

西方学者的主要观点倾向于人才流失是全球

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结果。[7] 论点主要概括

为：技术人才迁移到发达国家应归因于人才输

出国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导致无法留住技术精

英；解决办法是在欠发达国家（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和 发 达 国 家（developed countries）

之间引入“人才流失税”（一种货币补偿）；

欠发达国家应接受发达国家支付的“人才流失

税”，以补偿为人才外流带来的福利和经济发

展方面的损失以及其他负面效应。[8]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正如詹诺

科 洛（Giannoccolo） 在 2009 年 的 研 究 中 所

述，[5] 一些学者开始探索“人才流失”转化为

人才外流带来的受益问题。他们认为，发展中

国家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虽然人才回归的可

能性很低，发展中国家很难从人才移民中获得

技术和教育带来的经济增长动力，然而研究发

现，人才的外流会一定程度引起国家开始重

视教育，国内人口因此总体受教育的比例会

增加。[9]

（二）当前人才流动——环流模式

随着研究领域的全球化拓展、全球科学网

络的紧密化联系和沟通渠道的多元化发展，地

理流动带来的人才回流机会不断增加。与此

同时，人才越来越多地倾向回到自己的祖国或

前往其他国家寻求未来更好的学习和职业发

展机会，或不断地与祖国或海外侨民接触和联

系。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管理学院

院长萨克瑟尼安（Saxenian）教授指出，美国

硅谷中的印度和中国的很多技术人才都和自己

的母国长期保持紧密的跨国联系，他们当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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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第一代移民频繁地与祖国的朋友和同事交

流有关技术、工作和商业合作方面的信息，一

些跨国企业家已在祖国新兴技术区——特别是

班加罗尔、孟买、台湾、北京和上海等地建立

了商业运作模式，频繁在这些区域和硅谷间

往来。[10]

人才流动的新模式对其祖国经济增长、研

发和投资及技术创新等起到促进作用，也为人

才移民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人才移民模式已

从以往的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向发达国家或地区

的单向流动，转变为如今的双向或多向流动

模式（见图 2）。这种人才在高度发达和欠发

达经济体之间的更复杂的双向流动现象被称为

“人才环流”。[10]

图 2　三角模型：”人才环流”

“人才环流”的含义不仅强调人才从欠发

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移民，也强调人才回国或

移民到更发达的国家。“人才流失”意味着技

术移民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欠发达国家的损

失。对比之下，“人才环流”的前提是在以技

术劳动力临时流动为特征的日益全球化的移民

市场中，高技能人员可能充当知识载体，从

而使智力资源能够在各国之间共享，而不是

永久地从一个国家移民到另一个国家。[11]“人

才环流”下，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将得到

益处和机会。正如印度前总理曼莫汉·辛格

（Manhoman Singh）所言：“今天，我们印度人

正受益于全球印度侨民的收入、投资和专业知

识的反向流动。人才流失的问题已经转变为人

才流入的契机。[12]

知识经济时代下，人才的流动就是知识

和技术的流动和传播。频繁的人才交流使人才

输出国和人才输入国均从中受益。“人才环流”

为分析劳动力流动及其对人员、地区和国家的

影响提供了新的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

二、人才环流的影响因素

人才的全球流动无形之中将人才输入国和

人才输出国中的政府、社会及人才个人相互绑

定，促成“人才环流”现象的形成。本文试图

引入托马斯·费斯特的跨国社会空间理论来阐

述人才环流的影响因素。

为更好地研究人才跨国流动现象和实践，

本文将结合新加坡的人才跨国流动案例进行研

究。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岛国，其经济发展一直

与跨国移民密不可分。结合跨国社会空间理

论，可以清楚地看到行为主体，特别是政府、

公民社会团体和跨国移民是如何互动和共同作

用形成人才环流，进而促进新加坡的成功。

（一）跨国社会空间理论

跨国社会空间理论由德国政治学家托马

斯· 费 斯 特 在 1998—2000 年 发 表 的 论 著 中

提出，跨国社会空间理论是由很多因素构成，

包括“跨越多国边界的社会性和象征性的关

系、网络和组织中的位置及组织网络”。[13]

跨国社会空间理论把移民体系视为一种主权民

族国家之间不断突破边界的过程。新形成的跨

国社会空间是由移民输入国政府、移民输入国

公民社会团体、移民输出国政府、移民输出国

公民社会组织和跨国移民之间的五重关系所组

成和界定的。[13] 正如潮龙起在 2007 年的研究

中指出 [14]，随着围绕跨国移民的不同行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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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互动，各国文化和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

作用便呈现出来。托马斯·费斯特的跨国社会

空间理论是对跨国主义最为系统的表述，有利

于理解跨国主义本质。

（二）政府层面：高度重视人才引进和多

元化的政策

“人才环流”与人才引进政策密切相关，

因为二者的目的都是从海外公民群体中招揽人

才，并寻求与不分国籍的人才精英合作。正

如马洛姆（Mahroum）在 2005 年的研究中提

到，在当今的知识世界里，各式各样的人才

引进政策促进了“人才环流”的形成。[15] 如

果政府可以提供相对更好的工作条件或其他

激励措施，如税收优惠和提供无障碍的语言环

境，那么国家可能成为吸引人才移民前往的目

的地。

新加坡政府在政策方面针对不同类型的人

才制定了不同的移民定居政策。比如，针对专

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永久居民计划（PTS 计

划），针对所需专业人才的抵境永久居民计划

（LPR 计划），针对成功企业家或外国投资者

的存款计划及针对外国艺术人才的艺术人才计

划等。[16]

1999 年， 新 加 坡 政 府 在《21 世 纪 人 力：

人力资本的愿景》中指出，要吸引外国人才，

必须实施退税等措施。[17] 目前，新加坡政府

已经开展了一项名为海外工作者纳税人计划

（not ordinary resident，NOR）的项目，该计划

针对外籍人士，他们可以享受连续五年的个人

所得税优惠期。[18] 此外，新加坡政府在执行

力方面值得其他各国学习，新加坡政府可以在

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个人签证发放、协助土地

获取和银行快速受理贷款等程序。[17] 欧洲工商

管理学院（INSEAD）分院院长亚努·德梅尔

（Amoud De Meyer）曾评价，新加坡政府的效

率似乎是个奇迹，因为在其他亚洲国家很难

看见。[17]1999 年以后，新加坡政府还致力于

为高科技产业发展创造条件和引进创新人才，

一些新移民企业获得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的创

业资金资助（Start-up Enterprise Development 

Scheme），该基金总额达到 1 300 万新元，截

至 2012 年共资助 762 家企业，比 2001 年增长

134%。[16]

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人才引进和多元化的

政策提升了新加坡对人才的高度吸引力，吸引

了大量国外人才前往新加坡工作和生活。

（三）社会层面：开放、规范、包容的劳

动力市场

从政治学角度看，尽管人才的流动与国家

的人力资本结构和官僚治理体系有关，但劳动

力市场在移民决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 加 坡 第 三 任 总 理 李 显 龙（Lee Hsien 

Loong）在总结新加坡吸引人才的成功经验

时 指 出， 最 重 要 的 原 因 应 该 是 配 备 了“ 软

件”。[17] 首先，一个开放、安全、法治和包容

的社会让人才感到舒适，更愿意和家人一起

安定下来。其次，新加坡的劳动力市场以英

语作为工作语言，为人才创造了一个兼容并

包的国际化环境，让世界各地的人才都能在新

加坡工作。例如，一家日本企业可以雇佣来

自中国、印度和马来西亚的工程师，用英语交

流。最后，新加坡正在推动生物医学的研发和

纳米技术等新科技市场的扩张。以上这些“软

件”形成了吸引人才，人才再吸引一流科技

人才的互动性的良性循环。[17] 如果没有开放、

规范、包容的劳动力市场，新加坡可能只能成

为度假胜地，无法成为一个经济枢纽和人才

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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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跨国移民层面：学术生涯的发展

影响人才环流的因素中，寻求更好的职业

发展机会是关键要素。人才的流动不仅能促进

知识的流动和传播，还可以被视为寻求自我发

展的过程，尤其是对那些研究活跃（research-

active） 和 工 资 溢 价（wage-premium） 的 人

才。[19] 与没有其他国家迁移经历的本土人才

相比，具有迁移经历的人才更有可能再次迁

移，原因不仅仅在于人才和移民目的地之间的

联系较为脱节，而且不同国家可以提供不同的

就业机遇。[20]

弗 兰 佐 尼（Franzoni） 等 人 2012 年 的 研

究表明，[21] 对于人才，移民的主要目的是提

升未来职业前景的机会，与顶尖机构、同事或

研究团队合作，获得本领域国外机构的声望、

更好的研究设备和设施以及其他福利（如生活

质量和学术自由）（见图 3）。这些有助于提高

个人职业发展能力和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

图 3　影响人才移民的因素 [21]

一些来自美国的高科技人才决定移民新

加坡，而不是韩国、中国（如香港、北京、上

海），不仅因为新加坡的环境污染程度低，还

因为不需要烦琐的手续和户籍制度，而且拥有

世界一流的医疗和教育水平。[17]“新加坡非常

支持和欢迎科学家，我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的一

个长远规划。”（Shin You Chan，韩国，医疗

专员，新加坡中央医院）。“我在这里过得非

常开心，幸福指数 100% ！”（Maggie Chi，中

国，高级主管，嘉德置地集团，2010 年 3 月

来新加坡，目前持有就业准证）[17] 这些应该

归功于新加坡的人才战略，人才战略被视为新

加坡国家政策的核心，促使发达国家的科技精

英愿意移民新加坡。

三、人才环流下的利益共享机制

人才环流下的社会资本、散居者和全球价

值链等效应，可以被视为积极的利益共享机制，

使得人才输出国和人才输入国都能从中获益。

（一）社会资本

从传统的观念来看，人才流动主要将劳动

力视为人力资本，或个人的教育、技能和经历

的综合表现。“人才环流”下，跨国劳动力被

认为是一种社会资本，体现在政府、社会和个

人之间网络联系中的生产能力。社会资本提供

了无形但和人才资本同样重要的影响力，如加

强信任与合作，形成利益共享，更易获得最新

的市场和改革创新动向。[22]

传统的人力资本流动将人才视为一种零

和博弈，人才输入国从人才输出国获得人力资

本的净流入，普遍导致了人才输出国的“人才

流失”和人才输入国的“人才收益”现象。然

而，在最新的跨国社会资本研究方法中（见图

4），“人才环流”在人才输出国与人才输入国

之间创造了人才跨国衔接纽带，实现了双赢局

面。传统人力资本只是将同类群体成员或将当

地不同社会群体成员相绑定，跨国社会资本将

不同国家的不同社会群体成员联系在一起。[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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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跨国社会资本 [24]

从跨国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人才流失

虽然让国家面临人才先失后得的风险，却为人

才纽带的创造提供了机遇。因此，如果能将人

才流失转化为人才环流，将有利于祖国的社会

经济发展。亚洲开发银行在对东盟国家劳动力

流动的研究中也承认了这一观点，并在报告中

指出，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从长期来看，高

技能国民的离开不一定是永久的，不能被视

为人才净流失。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带着新学

习的技能、财务资本和社会资本，以及获得

有价值的商业和教育的途径或关系网回归祖

国（籍）。[25]

（二）散居者效应

在“人才环流”的背景下，文化与身份

认同正在促进海外的科技精英回国工作和与祖

国建立联系。跨国移民扮演着“全球搜索”角

色，在联结国际和国内市场，知识、技术和

资本的转移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例如，在

美国的 IT 企业（如加州的硅谷）工作的印度

裔员工就技术知识和市场联系提出建议，以促

进印度软件服务的出口和印度 IT 行业的外商

投资。[26]

此外，散居者可以被视为吸引外商直接投

资和增加外汇收入的“中介”。汇款作为一种

稳定的外汇收入，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与国际资

本市场建立联系的方式，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和

社会发展呈正相关。例如，在过去几十年里，

印度和以色列的散居者分别资助了祖国 110 亿

美元和 250 亿美元。[26] 一项对 71 个发展中国

家侨汇的研究表明，人均 10% 的侨汇增加将

带来 3.5% 国家贫困率的下降。[27]

随着高技能移民重要性日益增加，学术界

越来越关注移民对祖国发展的贡献，特别是直

接或间接通过人才环流网络进行的知识转移或

“知识汇款”。为了促进“知识汇款”，即使面

对人才流失的风险，国家可能也需要将受过教

育或技能型人才送到海外国家。[23]

（三）全球价值链

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移民数量从 2000

年的 1.73 亿 增 加 到 2015 年 的 2.44 亿， 其 中

超过 2/3 的国际移民来自高收入国家。[23] 从

2000 年到 2015 年，来自亚洲的国际移民超过

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一些人才不

可避免地流失到更发达的国家。[23]

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加速经济增长方面不仅

缺乏人力资本，更重要的是缺乏融入全球价值

链的联系渠道，因此，人才环流和人才联系对

发展中国家极为重要。全球劳动力流动的大趋

势，特别是全球移民将给予发展中国家与经济

发达国家更多建立联系的机会。通过人才环流，

高技能移民可产生积极的网络外部效应，增加

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资本流动和技术转让。

四、海外华侨华人的科技人才策略

中国 6 000 多万海外华侨华人中有数百万

环流型人才，他们长期在国外居住，以每年短

期回到中国合作、就业、创业等形式进行环

流，这种形式本质上可以被视为“人才共享”

模式。[17]“聚天下英才为我所用”，是全球化

时代下应具有的姿态。新时期海外华侨华人的

科技人才策略应以宽阔的胸怀和开放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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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观念、法律体系、移民机构和制度体系

等方面入手，让海外科技人才可以“走进来”，

更为关键的是“留得住”。

（一）思想上从强调“人”的回归转变为

“才”的回归

从政府的视角来看，一方面，发展中国

家和新兴国家需要一部分高技能人才到发达国

家或技术最领先的国家工作。这些科技精英可

以将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带回他们的母国。另一

方面，在海外的人才可以引导母国企业走出国

门，促进文化传播。[17] 在人才环流逐渐成为

国际人才流动的新趋势下，越来越多的人才频

繁往来于人才流出国、人才流入国和第三国，

人才的观念已从“人回国服务”转变成“智为

国服务”。[17] 就中国而言，我们在引进人才时

需要强调“人的回归”转变为强调“才的回

归”，会更容易吸引海外科技人才与祖国开展

项目合作和技术交流。

（二）法律体系上完善移民法律制度建设

中国现有关于涉及境（国）外人才出入

境、在中国工作和永久居留的法律体系包含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外

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外国人在中国永

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等，[17] 但对于海外人

才的引进涉及出入境、就业和生活等方方面

面，中国在法律体系层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从国际上看，大部分发达国家通过制定

移民法来规范人才引进的各项制度。以美国为

例，美国整个移民体系可谓是面面俱到。1952

年、1965 年和 1990 年《移民法》标志着美国

移民政策为人才引进服务的核心战略，其中规

定了美国急需、高学历和有特殊技能的高层次

人才以及能在美国投资或创造就业机会的投资

性移民连同家属会被优先考虑。[17] 中国应在

现有法律法规基础上，加快研究制定移民法，

规范引进人才、人才移民及人才管理体系，做

到有法可依。

（三）移民机构上优化国家移民管理局统

筹管理与服务职能

随着全球人才移民涌入的加速，可以借鉴

他国经验，加快推进国家移民管理局建设。例

如，为将新加坡打造成人才的天堂和国度，新

加坡专门成立“联系新加坡”部门作为引进人

才的主要政府机构。[16] 该机构可以被视为国家

猎头公司，目的是吸引国际人才来新加坡工作、

投资和生活。“联系新加坡”在北京、上海等亚

洲城市及欧洲、北美均有办事处，在为海外人

才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同时，也可以让海外人才

及时了解新加坡的发展，吸引他们“回家”。[28]

中国需要优化国家移民管理局统筹管理海外人

才引进职能，承担建立全球人才信息库、设立

海外人才猎头和全球人才研究等职能。[17]

此外，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引进人才的

社会融入。2007 年，国家人口与人才署成立，

旨在帮助移民融入社会。与此同时，新加坡政

府拨款 1000 万新元设立社区融合基金。2009

年，新加坡政府和私营部门成立了国家融合理

事会，旨在帮助新移民融入新加坡社会，培养

归属感。[28] 中国需加强国家移民管理局在移

民权利保障和社会融入等方面的职能，在语言

培训、法律制度、文化融合、国情知识等方面

发挥作用，让海外华侨华人、科技人才真正留

得住和融进来。

（四）制度体系上探索建立华裔卡制度和

华侨身份证制度

目前，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总量

已达到 6 000 多万，华侨华人是联系中国和世

界最好的纽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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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华人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目前在中国双重国籍制度短期内不可能施

行的现实背景下，可以借鉴中国周边国家的移

民政策，探索建立华裔卡制度和华侨身份证

制度。[17]

印度曾推出针对海外成长的印度后代的

“印度裔卡”（PIO 计划）和针对原籍或父母

亲、祖父母为印度公民的印度裔“海外公民

证”（OCI 计划）。拥有“印度裔卡”和“印

度海外公民证”的海外印度人才在购房、医

疗、个人所得税缴纳、贷款额度、风险投资基

金的申请、知识产权保护和社会保障等方面

享有和本土印度公民同等的待遇。[17] 建立华

裔卡制度和将华侨身份证发放范围扩展至华

侨，有助于恢复海外华人祖籍国身份，加强中

国对海外华人的吸引力，增进他们对祖国的认

同感。

五、结论

人才环流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

义。本文试图从跨国移民的视角，探讨全球人

才的环流与共享机制。通过引入跨国社会空间

理论，本文认为，人才环流现象是跨国社会空

间中围绕移民的不同行为主体之间互动和相互

作用的结果。人才环流带来的社会资本、散

居者和全球价值链等效应，作为积极的利益

共享机制，人才输出国和人才输入国均可从中

获益。

当今世界，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使综合

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综合国力的竞争从根本上

看是人才竞争。谁能吸引更多科技人才，谁就

能在人才竞争中获得主动地位。近年来，中国

政府越来越重视在世界范围内引进科技人才，

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这场世界范

围的人才竞争中仍处于弱势地位。

中国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正在迅速提升。

特别是在“人才环流”时代下，中国需要抓住

机遇，秉持更加开放的人才理念，不拘一格吸

引、选拔海外华侨华人科技人才。一方面，以

人才制度和移民战略建设为依托，给予人才充

分发挥才能的平台等“硬件”配备。另一方面，

人才吸引更需要“软硬兼施”，新加坡吸引人

才的成功经验凸显了“软件”的重要性，其开

放包容的社会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全世界人才、

技术和资本为其所用。对于中国来说，只有拥

有了“软件”，才能在吸引海外科技人才的回

归之路上行稳致远。

（严笑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人力资源开

发与管理处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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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ircul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Yan Xiao

[Abstract]   The world has entered a new era in whic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 leads the global 
economy. The S&T progress and change results in higher demands for innovation. At 
present, since the world is facing a severe talent crunch, the global talent no longer fl ow 
in one way from a talent exporting country to a talent importing country (brain drain), but 
in two ways (brain circulation). The “sharing effect” attributed to brain circulation also 
benefi t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alent exporting countries. In the new era,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which is eager for talent resource support. 
The adjustment of immigration polici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is having quite a new impact on global talent fl ow. In terms of 
talent introduction and training, on one hand, China should emphasize the return of “talents” 
rather than the return of “people” under “talent sharing” model, especially the S&T 
talents among overseas Chinese;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uphold a more open talent 
philosophy and establish a sound talent migration system, so that overseas Chinese S&T 
talents can enter and fi t into China and boost China’s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Key words]  Brain drain; Brain circulation; Overseas chinese S&T Talents


